
□刘娇

副刊投稿邮箱：gxmzbfk@126.com 印刷单位及地址：广西南宁市安吉大道安吉街 7 号 南宁市桂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月3日

责任编辑：李道芝 77广西民族报 岜 莱 评 谭

□杨仕芳（侗族）

《决胜毫厘——大国工匠郑志明》（以下简
称《决胜毫厘》），是壮族女作家廖献红的一部长
篇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
洞察力，为读者展现了一位大国工匠郑志明的
成长历程和闪光故事。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工
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展现工匠精神、弘
扬时代精神的励志之作。这不仅是对郑志明个
人奋斗历程的赞美，更是对新时代工业精神、工
匠精神的弘扬和传承，更让读者看到一个平凡
人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业绩，感受到工
匠精神的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

《决胜毫厘》以其独特的叙述手法和深入人
心的内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大国工匠的鲜活
形象，展现了当代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

在叙述视角上，廖献红采用了多元叙述的
手法。作品不仅运用散文笔法，也运用小说构
建手法，让读者能够深入描写郑志明的内心世
界，感受他的所思所感。廖献红以第三人称的
视角，全面客观地展现了郑志明的工作、生活以
及成长历程。这种叙述视角使得作品既有主观

情感的细腻表达，又有客观事实的准确呈现，从
而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在叙述节奏上，廖献红巧妙地运用了张弛
有度的手法。在描述郑志明面临重大技术难题
时，采用了紧凑有力的叙述节奏，使得读者能够
感受到主人公的压力和挑战；而在叙述郑志明
日常工作、生活场景时，则采用了舒缓自然的节
奏，展现了工匠精神的平凡与伟大。这种叙述
节奏的巧妙安排，使得作品既有高潮迭起，又有
平淡见真，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

这部作品的叙述风格朴实自然，流畅有度，
语言平实而富有力量。作者没有使用过多华丽
的辞藻，而是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工匠的
真实故事。这种叙述风格使得作品更加贴近读
者的生活，让读者能够产生共鸣。同时，作品中
也穿插了一些地方性的语言和文化元素，使得
作品更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

作为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决胜毫厘》在保
持其纪实性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强烈的文学
性。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

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通过对郑志
明个人成长和职业生涯的深入挖掘，展现了当
代工匠精神的核心价值和时代意义。这种文学
性与报告文学的有机结合，使得作品既具有深
刻的思想内涵，又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在当下文学界，长篇报告文学因其真实性
与深度分析而备受关注。廖献红的《决胜毫厘》
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仅展现了郑志明这位
大国工匠的传奇人生，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
刻的艺术特色。

作品对主人公郑志明的塑造堪称立体。作
者并没有简单地描述郑志明的工作和生活，而
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展现了他的性格、情感
和追求。在描述郑志明的工作场景时，作者不
仅写了他的技艺精湛，更写了他在面对困难和
挑战时的坚韧和毅力，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长篇报告文学在叙事上往往面临如何把握
节奏的问题。《决胜毫厘》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
出色。作品既有对郑志明成长经历的娓娓道
来，也有对关键事件的高潮描写，使整个叙事过

程既有节奏感又不失深度。廖献红在语言运用
上非常讲究，整部作品语言流畅、准确，既不失
文学性又不失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特别是在描
述郑志明的工作场景时，作者通过生动、形象的
语言，使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了工匠精神
的魅力。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对郑志明个人的描述，
更是对工匠精神、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度思
考。作者通过郑志明的故事，向读者传达了对
工匠精神的尊重和对中国制造业未来的期待，
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作品在结构安排上非
常巧妙，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将郑志明的成长经
历、工作经历、家庭情感等多个方面巧妙地串联
起来，使整个作品既有整体性又不失层次感。

总之，廖献红的《决胜毫厘》在人物塑造、叙
事节奏、语言锤炼、人文关怀、结构安排和现实
意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深刻的艺术特色。这部
作品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大国工匠的传奇人
生，更为我们提供了对工匠精神、中国制造业发
展的深度思考和现实启示。

——《决胜毫厘——大国工匠郑志明》的叙述特点和艺术特色

在我的印象里，岑叶明
是多变的。他有时叫岑叶
明，有时又叫叶明岑，经常让
人分不清哪个是笔名，哪个
是本名。他写诗，写科幻小
说，也写散文，这令我略感惊
讶。一方面是惊讶于他能够
在三种文体间自由切换、纵
横跳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
的散文真实展现了个人童年
的种种不堪和隐藏在生活深
处的乡村伦理逻辑。真诚地
袒露自己的内心，揭露乡村
存在的问题，不避家丑、不遮
自短，需要莫大的勇气。

就人与人的交往来说，
构成乡村世界的关系主要有
两组：一是亲族关系；二是邻
里关系。岑叶明的散文《她
已耄耋之年》以“我”的奶奶
为中心，通过对一系列事件
的描写，揭示乡村亲族、邻里
关系的复杂性，为读者呈现
了一个多元立体的乡村世
界。伯父声明与奶奶断绝关
系，却惦记她名下的土地。
奶奶病重，伯父在亲戚面前
装孝子，将她请到楼房里住，
病好后又将其赶回旧房子。
伯母纠集村中妇女编造奶奶
的是非，大堂哥结婚时，又将
作为长辈的奶奶请到家中，
接受堂哥堂嫂的跪拜、敬茶，
接待来客。这些虚伪的“面
子工程”，因为没有足够的真
诚、尊重与爱，变成了一场场
滑 稽 表 演 ，不 得 不 让 人 慨
叹。而“我”的家庭境况也并
不乐观：长期贫困，父母离
异，父亲不务正业、沉迷赌
博。

总体来说，“我”的生活
是充满不幸的，最大的幸运
就是得到了奶奶的疼爱，这
是驱散生活阴霾的一道亮
光。奶奶的文化水平不高，

却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教
导：多读书、人穷就要被欺
负、勤俭持家、隐忍宽容。这
些道理简单朴素，但又充满
了生活智慧。奶奶总是那么
隐忍宽容，无论是面对儿子
的不孝、孙子的叛逆，生活的
贫穷困苦，还是面对死亡，她
都显得那么坦然，“说到死
亡，她的语气很平静，仿佛死
亡和睡觉一样都是平常的
事”，至多是叹气、抱怨、唠
叨，或者“握着瘦小的拳头，
时不时往自己大腿上捶一
下”。虽然奶奶性格软弱，但
不曾被贫困和疾病击垮，这
种生命韧性来源于脚下厚实
的大地，为“我”撑起了一片
天空。作者一遍一遍穿越时
空隧道，重返童年现场，一遍
又一遍修改稿件，就是为了
给奶奶“立传”。我期待岑叶
明能在其他篇章中为更多的
亲人“立传”，甚至包括虚情
假意的伯父伯母和与父亲争
吵不休的“老鼠”一家人，挖
掘人物内心的隐秘，探寻矛
盾产生的根源，作品将变得
更加丰富厚重。

岑 叶 明 的 其 他 散 文 作
品，基本也是采用回忆叙事
的手法，他沿着童年的江河
逆流而上，用文学之网打捞
水中的记忆。《原始食欲》写
童年的食物记忆与窘迫的家
庭生活。《父亲的前半生》讲
述了父亲为生存四处奔忙的
往事，揭示了父亲多重的矛
盾性格与内心的孤独。《乐业
往事》以幼年的残缺记忆和
在乐业的生活经历为线索，
追忆与外公交流的几个片
段。《野蛮生长》写大学期间
的青春往事，这段往事与爱
情有关，也与文学有关。如
果系统阅读这些作品，我们

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潜在的互
文关系。同一事件、同一人
物的反复描写，固然能够呈
现作者想表达的全貌，但是
否也算一种自我重复？当
然，主要还是因为作者太年
轻、在有限的经历和记忆里，
确实难以挖掘出更多的素
材，更无法提供更多的观察
视角。

作为 90 后作家，岑叶明
对散文结构的设计和语言的
运用，是值得肯定的。写回
忆性散文，如果把握不好，很
容易成为“流水账”。岑叶明
像是一位摄影师，善于利用
镜头选取独特的切入点，远
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均
有呈现，在巧妙的插叙倒叙
和灵活转场中，塑造了散文
的立体空间，避免了“流水
账”问题。而在语言方面，用
词颇为精准、句子短促有力，
其中不乏对生活的理性观照
和哲学思考。此外，岑叶明
还在文章中融入了富有地域
特色的白话方言，奶奶“念叨
了这个念叨那个，问我工作
着力（辛苦）吗”，生活气息十
分浓郁，一下子就将读者拉
入了南方场域之中。

在辽阔的文学花园里，
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写作优
势。诗歌长于抒发性情，小
说长于虚构故事，戏剧长于
情景演绎，散文长于写人记
事。岑叶明的回忆性系列散
文，充分发挥了散文写人记
事的功用，对青年写作者有
一定借鉴意义。在现实经验
不足的情况下，回到故乡的
田野，回到童年的水塘，那些
尘封在时光深处的记忆，那
些曾经被我们忽略的人事
物，也许会在某一瞬间复活
并向你招手。这是一场时光
回溯之旅，也是一场人生考
古，而考古现场离我们大约
二三十年光景，我们完全有
能力将其复原。过去的日
子，或美好或残缺，或快乐或
痛苦，但它们落到纸上、形成
文字之时，无论爱与恨都能
达成和解，这就是文学的力
量。

岑叶明散文印象
□李富庭（瑶族）

广西作家肖肖的小说集《钓鱼比赛》，以
其深邃的洞察力与细腻的文笔，为读者呈现
出了一幅生动的时光画卷及惟妙惟肖的众
生百态相。其中，“马德”这一虚构角色在小
说中反复出现，是肖肖引领读者深入其笔下
生猛、鲜活的小说世界的重要媒介。“马德”
也宛如作品中一个恒定的坐标，将时代变化
与城镇迁徙、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微妙联系连
缀在一起，读者得以从中窥见作者对于故乡
的深厚情感，及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镇和
普通百姓的真实面貌。

肖肖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小
说集《钓鱼比赛》中也可见大量的时代印
记，小说中的“盐街”“水镇”等地所展现的
正是典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城镇
面貌。如小说中的“盐街”：“这几年，盐街
上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总想着往外跑。
但是，盐街上的楼房却与日俱增，房子空
荡荡的，没人住，家家大门上挂着大锈
锁。”小说中的“这几年”指向的是社会急
速发展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轻人纷纷
外出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留下的不仅是
空置的新旧房屋，还有孤独的老人和孩
童。这一变化引发的不仅是空间的转换
与迁徙，还有不同代际的小镇居民对于未
来的迷茫与思索。肖肖在“盐街”或“水
镇”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往往是少年，因
为少年的眼光是最为锐利和真诚的，可以
揭破成人虚与委蛇的客套和假象。例如

《魔法师》中的少年，他渴望能够借助“魔
法”快速地长大，但是眼前从外地来小镇
表演的“魔法师”，不过是一个身不由己、
自己也想逃避成人世界的“骗子”；《愤怒
的西瓜》中的少年，在电视剧“霍元甲”的
主题曲中幻想自己是一名“脚下生风”且
能“行侠仗义”的英雄，但现实中却被人欺
辱，且无法翻身……这些故事并无太多复
杂的逻辑，甚至可以说故事线单纯清晰，
但其中却又蕴藏着一种莫名的荒诞和伤
感，这些少年在小镇的急速变化中，宛若
掉入了时光的缝隙无处可逃，只能在影视
剧中寻求安慰，安置幻想。那些成长中充
沛的荷尔蒙与少年时代独有的激烈情愫
无法安置与投放，随之诱发的即是一种令
人迷惘心碎的孤独。少年们向往的成人
世界看似充满力量和机遇，实则却充斥着
混乱和凶险，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打破少年

们的幻想。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小镇
少年成长的寓言，更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
十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在时代巨变
中滑向困惑、不安与迷茫的细腻侧写。

如果说，上述小说中“少年”的形象宛
如时代和小镇的幽灵，那么在这本小说集
中，肖肖还塑造了一个更鲜明具体的“幽
灵”的人物形象，或言“游荡者”更为贴切，
即“马德”。在肖肖笔下，“马德”是一个钓
鱼爱好者，但他钓鱼并不是为了“钓”，反而
更类似于一种对现实的无声反抗，有人问
他钓鱼的意义，他反驳道：“你们问得好，钓
鱼有什么意思呢？说实话，我也还没想明
白，就像人家问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赚
钱有什么意思呢？结婚有什么意思呢？这
没几个人能说得上，说得上也不见得说得
好说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

“马德”还是一位幻想自己有一位深情动人
的情人“丽丽”的旅行者，同时也是一位新
婚在即却渴望逃遁的年轻人，甚至还在小
说中化身过一条狗，引领自己失婚的主人
发现了父亲的死亡事件……在肖肖笔下，
无论是人还是狗，“马德”正是这样以一个

“游荡者”式的主人公形象不断出现在小说
中，肖肖借助“马德”将历史记忆与个人情
愫种种元素杂糅混合，展开新的观察视
角。这种杂糅混合的“游荡者”的眼光，同
时也把“马德”的矛盾与痛苦，孱弱与无助
展露无遗，与现实相互指涉，使小说呈现出
一种动态、复杂的荒诞性。“马德”其实正是
那些“盐街”“水镇”的“幽灵少年”长大后的
真实形貌，他生命中的种种经历，正是时代
变幻在普通人身上刻下的真实纹理。这些
纹理所刻录的不止是个体生命的卑微存
在，还有他们身上暗藏的哑暗却仍旧熊熊
燃烧的灵魂之火，一代人与历史之间的微
妙联系，就这样于“马德”身上昭然若揭。

肖肖在小说集《钓鱼比赛》中所塑造的
少年也好，“马德”也好，不管他们拥有怎样
的身份，都有着一种对于自我和真相不懈
追求的执着精神。作者借助他们的故事，
通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时代
画卷，让读者得以见证普通人是如何在命
运与时代的浪潮起伏中找寻自己的位置。
作者独立而自省，用创作者的自觉，成为了
浮躁变幻的大时代中，一位沉静犀利的“凝
视者”。

《钓鱼比赛》中的时代
影 子 与 游 离 的 灵 魂

当代工匠精神的淋漓阐释


